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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先生过湖东，教的学生
忒聪明。……”在微山湖东畔传
唱这句歌谣时，那是上个世纪70
年代，虽然生活物质匮乏，留在儿
时记忆里的日子有时却是有滋有
味，但也有些许的凄苦。

记不清勉强能拿镐头刨地是
读小学几年级，反正，我们班二十
多个毛头娃娃也分得学校大田的
一角，得以走学农道路。大田是
学校找大队协商，划给的村北一
块河滩地。地势北高南低，坟头
散布，北山常年淌下来的泉水自
北傍东绕南而西，再奔向微山湖
去。南边隔河，高高的土崖上，孤
零零地立一座古庙。听大人们
说，这村北的大田是乱葬岗子，埋
无寿而夭亡人的地方。我们年纪
尚小，既没有世俗的观念，也无胆
寒发毛的害怕，在这可尽拼力气
的地方，倒乐此不疲。轮值到劳
动日，学生们自带干粮，劳动工
具，随带队教师，举红旗，唱战歌，
天明进天黑返，扒下棉袄，小老虎
似地刨地竞赛，折腾的个个泥猴
一般，倒都乐呵呵的。带我们队
的就是微山湖西过来的汪子枫老
师。他宽脸，高个，说话爽朗朗
的。听说汪老师家庭出身不好，
却是书香人家，吹拉书画，样样了
得，又会打小白球（乒乓球），惹的
同行诸老师十分的妒嫉，种地却
是外行。但他总到校长那儿要
求，主动地领队劳动。每次劳动

前，他求教于当地的庄户人：地挖
多深？种播多密？间苗、施肥，样
样活儿的做法详细记录在本，有
时随手勾勒成画，十分认真地教
我们去做。

春上，日头暖洋洋。劳动之
暇，汪老师领我们看了土崖上的
古庙。两进院的古庙，残破不
堪，空荡无佛，庙门前的古松，
只剩两个齐地的墩儿，听说树身
伐去做了微山湖的两驳大船，惟
飞檐翘脊的屋顶，在阳光下金灿
灿的，昭示着它曾有过的辉煌。
后院的土堆里散落着一些釉黄色
的雕花瓷片，汪老师面露愠色拣
起瓷片，仔细辨认，并给我们
讲：庙里的和尚圆寂之后，堆柴
火化，把骨殖收进雕花的瓷瓮，
封口深埋地下见黄泉；这就是出
家人的涅磐呀。后院里还有一棵
很粗的香椿树，倒令汪老师高兴
起来，他吩咐我们拿来抓钩，把
嫩枝勾下，采摘片片绿叶，用上
衣包好，带回学校。汪老师住学
校内一间破旧的平房，虽是已过
而立之年，仍形只影单，自炊自
食的日子委实清苦。但在我们乡
下学生的眼里，却是十分有趣
的。每天学校的晨读课是以小号
声为准。早晨，汪老师爬上平楼
顶，对着天际，一阵有韵律，有节
奏的滴滴嗒嗒的号声，吹开了学
校新的一天，也唤来了乡村一天
劳作的开始。

那时，我父亲在社上工作，家
境尚好，我有时间闲耍。总爱随
着汪老师转悠。他有时下午给大
队刷标语，我提石灰水桶；他吹
号，我擦号：黄灿灿小号，锃亮如
新，我也鼓起两腮，憋红了脸，吹
出“呜呜”低咽的几声，惹得汪老
师哈哈大笑。父亲和汪老师交
好，一学期总有几次拉呱，俩人很
谈的来。父亲叫我跟汪老师学
画，专备了笔墨纸砚，我性属好
动，胡乱随着汪老师涂抹了一阵
子，便丢笔弃砚，不期而终了。回
头想来，一位大师般的人物，在那
个浮躁的年代，蛰居穷乡僻壤，可
遇不可求，我竟没能师从，实是自
己造化的原因了。

汪老师在湖西已没有了亲
人，暑期，也没得去处。学校安排
他看管那块种了高梁的大田，我
也乐的跟随。每天我伴着汪老
师，手握棍棒，只须围着绿油油的
大田，转悠几圈，驱赶那可能遭踏
庄稼的畜牲，就算完成了任务。
剩下的时间，汪老师拉胡琴，看
书，作画……他作画占的时间最
多，画古庙，画北山，画椿树，画大
田的新绿。他多是带一只笔，几
张白纸，画线条很稀的碳笔画。
画古庙时，他用了油彩，慢慢地画
了几天：一抹陡峭的土崖上，远远
的天际下，突兀立着一座古庙，庙
用彩很重，斑驳的色调很暗，显得
很古；倾向一侧的香椿树，绽出嫩

绿新芽，更衬出庙的凝重，历经岁
月的沧桑。午饭，我们在河滩吃，
汪老师必备一碟香椿拌花生米腌
菜。这就是春上，摘香椿叶的妙
用了。红米、绿叶盛在洁白的瓷
碟里，画儿一般，更兼有扑鼻而来
的浓香。挟一粒米，几片叶，放
嘴里一嚼，满口的醇香霎时沁入
肚肠，细细咀嚼竟品出淡淡的苦
涩。拉胡琴，是汪老师每天必做
的功课。仲夏之夜，细软的沙滩
上，月光溶溶，铺一领苇席，放
一壶茶水，汪老师两腿盘拢端坐
席头，随着身子的起伏抖动，悠
扬的胡琴声，珠玉般飞扬出来，
琴声或激昂或宛转，但最后多是
凄苦、悲伤之调。随着琴声的嘎
然而止，月光下汪老师常是泪光
滢滢了……

当在月朗风微的今时今夏，
忆及当时的境地。汪老师那隐匿
着某种压抑的抖动身躯；那泪流
满面抱琴遥想似乎有着某种期盼
的雕刻般印象，仍鲜活如初。那
时我并无感触的心底，此刻却充
盈沉重和惋惜。

俗话说，六月的天孩子们
脸，说变就变。暑尾一场骤降的
雷雨，把我们赶进了土崖上的古
庙。大殿里，我捡拾着瓦片，悠
哉地抛向如注的雨水里。忽听头
顶格扎扎一阵响动，“躲开！”汪
老师如雷般一声呼喊，身体扑向
了我，哗，咚！咚！庙顶的落物

砸了下来，在重压和恐惧中我失
去了知觉。待到醒来，被母亲守
护着已躺在家里。而汪老师为了
救我，被梁檩、砖块压倒，就再
也没有站起……

几经联系，得知，湖西已无
汪子枫老师立锥之地。学校和大
队商定，把汪老师埋在那块他洒
过汗水的大田里。下葬那天，村
人倾出，哭声绕野。按照约定，
凡是汪老师执教的学子偕其家
长，均行公祭礼。我在父亲指点
下，则叩了祭奠的响头。“死去
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在鲁
南，在北山脚下，在新绿的大田
里，湖西籍的汪子枫老师永远拥
有了自己的一方水土。

事后，村人议论说我命大，躲
过绝灾，以后……

以后，我病了很久，直到入
冬，才勉强返校上课。再以后离
乡求学，工作。八十年代初的一
天早晨，在单位的食堂，我又从
另一位长者那里见到了久违的香
椿腌菜。红米拌绿叶盛在铝饭盒
盖里，散发出那种特有的阵阵醇
香。我停箸盯着，忽念起已作古
的汪老师，陷入往事的回忆。兖
州籍的长者很是友善，热情地挟
了几棒，放到我碗里，并说：尝
尝。我低下头，就着小菜，就着
泪水，喝下了那碗玉米粥。

啊！香椿腌菜——我人生的
情结，儿时苦涩的童话。

香 椿 腌 菜
枣庄理工学校 褚福平

“下雨了！下雪了！”正看
电视的我，听到楼下兴奋的呼
喊，欣喜走到窗前。啊，夜幕
降临了，透过路灯昏黄的灯
光，可看到天空曼舞着雾非
雾、雨非雨、雪非雪，细细软
软的，密密麻麻的，无声无息
地翩翩下落……

天气预报真准啊！前几天
一直春光明媚，艳阳高照，高
温到了 20 度。只要一动弹，
就热得浑身冒汗，不得不解开
冬装的纽扣，敞开怀，凉快凉
快。而今天下午，转眼功夫，
天空便阴云密布，地上也升起
了茫茫雾霭，慢慢地
上下融为一体，整个
世界浑然成为灰蒙蒙
的一团。这不，果然
下起来了，谁说天有
不测风云呀。

过了好一阵子，
一直站在窗前目不转
睛盯着窗外的老伴惊
喜地喊道：“快来看，
现在下的才真是雪
呢！”我急忙跑过去，
倚窗而望，灰暗的天
幕下，没有呼啸的大
风，满天的雪花，在广
袤无际的天空自由自
在地漫舞，昏黄的路
灯光倒影出一个个晶莹剔透的
雪影，一尘不染，轻飘飘，亮晶
晶。这令我不由得想起古人的
那些隽永的诗句：“北风卷地白
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朔风吹雪飞万里，三更蔌
蔌呜窗纸。初疑天女下散花，
复恐麻姑行掷米”；“仰面观太
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
顷刻遍宇宙”……

难得的一场春雪，如约而
至，何不下楼去，沐浴在飘飘洒
洒的春雪里，体验一下置身雪
中的心情，享受一下春雪的爱

抚？我“噔噔噔”跑下楼去，置
身雪地，仰面朝天，伸开双臂，
任纷纷飘落的轻柔酥软的雪
花，尽情地亲吻我的额头、脸颊
和手心，让小精灵们悄悄从脖
胫、袖口钻进热乎乎的身上去，
和我化为一体，凉凉的、爽爽
的、潮潮的感觉，真有一种难以
言说的惬意！这时，唐代诗人
韩愈的《春雪》诗“新年都未有
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
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涌上脑际，字字句句，工巧奇
警，别开生面，能不为之折服！

雪，落到路上的，悄然融
化，地面是湿湿的，黑
黑的。只有绿化带里
的冬青上、树上、草皮
上，停在楼下的轿车
上，已覆盖了一层白
色的精灵。雪，下个
不停，时而似盐粒，打
到室外的空调上、雨
搭上，“啪啪”作响，打
在脸上有小疼的感
觉，时而雪花又如鹅
毛般飘撒，越下越大
了……

街上，没有了车
水马龙的喧嚣，耳畔，
没有西北风的嚎叫，
春雪不扰人，夜，静

谧，一夜梦香。
醒来时，天已大亮。走至

晾台，透过玻璃窗，远眺山川
原野，俯瞰房屋树木，一片银
装素裹。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了一缕朝阳，把整个大地照得
晶亮。这场久违的春雪，在人
们不经意间来到，浸润大地，
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爷爷
说:”瑞雪兆丰年，今年小麦又
丰收了。”奶奶说：“春天下场
雪，杀杀虫，灭灭菌，大人孩子
少生病。”孩子们手舞足蹈地
说：“快吃饭，好下楼培雪人，滑
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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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绿叶，

追逐于飘忽的风。

他不是奔驰的列车，

在长长的轨道上穿行。

他的路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摸索，

没有人踩过的踪迹，

才配他脚步的印证。

敏感的神经陪伴着他，

在永远走不完的路中。

黑夜他拨亮一颗颗星辰，

挑起那无翅的梦境，

希望和成功，

是鼓胀他血管的唯一的热能。

他没有让站直的腿，

跪麻一颗鲜活的心。

而是带着一份虔诚。

等我那缕缕蓝色的梦。

嘲笑般袭来的冷雨，

非议般刮过的热讽。

怎么也不能阻挡他通向目标的路程。

接近闪亮的果实，

点燃了他希望的灯，

畅想一片灿烂的憧憬。

他走过的路，

不论是失败与成功，

都会给人一个断然的决定：

不能再走前人的路，

有脚印的地方，

就不会好收成。

探索者
滕州市滨湖镇奎子小学 黄道华

擎一把温情的伞，在二月里。
不知是何方的暖早早的拂过，那柳陡然间

已吐绿纳翠，在媚阳与和风中醉了凡人。本想
春已驻留，心绪绝不会飘摇不定，步履不会再
在两个季节游移。只憧憬着二月的东风剪断
零零散散的寒冷记忆，和着绿意的萌动，将眸
子擦亮，只待捕捉花开的讯息。

谁曾料想风陡然间料峭起来，起伏不定的
气温，有时降到零点，春意衰微了。依然有阳
光，只是阳光弱了大半，柳依然在春风中舞者，
只是绿意淡了。映入眸子的世界也不再清晰、
明快，迷蒙成一片灰黄。寒意阵阵，我无奈的
再次裹上厚重的棉衣，臃肿如一个球。

也许二月不需要伞，没有酷阳，偶尔滴落
的雨很也快就会过去。任凭怎样温情的伞，连
伞下的人也无法庇护，又何谈整个春天？于
是，天阴了，就阴了；晴了，也就晴了……

二月的梦倒是繁茂起来，只是有些飘忽，
亦真亦幻。梦境是如此的真实，梦里的我真实

的感知着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却不知身是客。而醒后，行走在现实
的我却恍如梦中，不知一切的发生皆是真实。梦里梦外，天各一方，
万般遥远，却又在咫尺之间。

即使冷霜凄凄，布满阴霾，依旧喜欢阳光，渴望温暖笑脸；本想冷
眼旁观，偏偏心热如火；曾经自怨自艾，却又不舍不弃。

将灵魂蜗居在现实的壳，这壳也变得柔软。只是，这梦无始无终
……

恍惚中，手中的伞已跌落在地上，春光瞬间洒满世界，春天在二
月里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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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无休止的教学、
研讨活动搞得我焦头烂额，已
经好久没去看爷爷了。一脚
踏进村子，老远望去，爷爷依
旧坐在门口守望者。佝偻着
身子，枯黄的脸上刻着道道
皱纹，像是记载着生活的风
风雨雨、酸甜苦辣。在花白
胡子的映衬下，爷爷更显得
老了。看到我，爷爷的脸上露
出一丝微笑，啜啜的说：“来了
…今天放学这么早……”听着
爷爷含糊不清的言语，看着他
老态龙钟的神情，我的思绪又
飘向很远……

爷爷是个有三十多年教
龄的老教师，长年的一线工作
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职业病，去
年突发的脑血栓更使他的身
体雪上加霜，走起路来颤颤巍
巍，口齿也不清晰了。都说老
人靠回忆来生活，见到我，爷
爷总爱唠叨起往事来：“现在
教学条件好多啦，过去我在山
里教书，离家有 100 多里路，
交通又不便利，每次回家都要
跑上半天。”

“一个学校就我一个老

师，讲课是要几个班上合
堂，讲完这个年级在上那个
年级……”

“那时每个月只发 30
斤粮食，常常连饭都不够
吃，学生们常喊我到他们家
里吃……”

说到往事，爷爷一脸幸福
的神色，完全沉浸在美好的回
忆中了。“就那点钱，还有人愿
意当老师？现在好多有本事
的老师都跳槽了，谁还在一棵
树上吊死……”我常常打断他
的话反驳道。爷爷沉默了半
晌，讷讷的说“这不是用钱来
衡量的……”

爷爷当了一辈子老师仍
没干够，在我中考时执意上
我报考师范院校。刚毕业那
会，我年轻气盛，常常被繁
琐的工作，无休止的劳动，

学生们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
身心疲惫，于是在爷爷面
前，我总像个长不大的孩
子，毫不掩饰的将心中的沮
丧、郁闷向他发泄，而爷爷
每次总不厌其烦的嘱咐我，
言语不多却令人发省。

“教学就像种地一样，
你付出多少劳动，就会有多
少收获。一定要勤于灌溉勤
于打理。”“老话常说只要盼
柴火没有烧不开锅的，对学
生也一样，只要下功夫，没
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
的老师。”

爷爷没有学过教育学，也
没接受过高深的教学理论，可
他却用浅显的教学实践经验
在开导我，说服我。在他和风
细雨的叮咛下，我浮动喧嚣的
心增添了几分平静，风雨过

后，我又满怀激情的投入到教
学中去了。

爷爷心境平和，生活也很
淡泊。每天一身发白褪色的
中山装，一双黄胶鞋。没有一
件上档次的衣服。吃得更不
讲究，用他的话就是吃饱就
行。爷爷爱吃花生，记忆中最
温馨的时刻是我们爷俩把花
生放在锅底，边烧边吃。后来
当我把烧好的花生捧到爷爷
面前才发现他的牙齿已经掉
光了。那时我曾信誓旦旦
想：长大挣钱一定给老爷镶
一口牙。如今时光荏苒，我
工作十余年了，爷爷的牙依
旧光秃秃的，因为每次提到
镶牙，他都执意不肯。总是
敷衍说：“我都八十好几了，黄
土埋半截了，镶那牙干啥？”只
是我心里明白的很，爷爷他心

疼的是钱。
爷爷物质生活贫乏，但

精神生活是富有的。我一家
五口人教书，每次听到别人
聊天时说你家真是书香门第
时，爷爷总自豪的说：“他们
都很争气……”满脸的欣喜不
宜言表。

如今爷爷的身体一日不
如一日，走路已经很艰难了，
我知道他的时光已经不多了，
可他每次见到我依然关心的
是工作顺心吗？课教的怎
样？我清楚爷爷的期望，我想
我也不会令他失望。
爷爷一生卑微平凡，可他平凡
中却蕴含着伟大，他生活在富
足的精神世界中，他为自己培
育出桃李的娇艳而满足着快
乐着。如今而立之年的我也
继承了爷爷的秉性，我想我将
沿着爷爷的路一直走下去，只
愿能坦然面对学生们一双双
充满渴望清澈透明的双眸，只
愿无愧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求
贤若渴的父老乡亲，只愿能在
人生旅途中留下一串串美好
的回忆……

我的爷爷
滕州市柴胡店镇大官庄小学 朱广栋

春天，是最适宜读诗的
季节了。

其 实 ， 春 天 本 是 一 首
诗，一首色彩明丽的小诗。
杨柳风，杏花雨，柳绿花
红，无不流淌着盎然的诗
意，惹人怜爱，让人着迷。

最美的春光春色，尽被
诗人收藏在诗行里。你若翻
开写春的古典诗词，字里行
间无不春意盈盈，像铺开了
一幅幅春天的画卷，让人沉
醉其中，乐而忘返。在春阳
媚好的午后，读一读，也不
负窗外的朗朗春光。很喜欢

宋人程颢 《春日偶成》：“云
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
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
谓偷闲学少年。”和煦的阳光
下白云恬淡，轻柔的春风吹
拂着红花绿柳碧水。读来似
漫步其中，尽享春日好时
光。而闲适恬静的意境，更
让人陶醉和向往。

那日清晨，春在窗外的
鸟鸣中醒来，充溢着希望与
美好。起床后，想找本书带
到单位去。从书中滑落一张
素笺，不知是何时抄写的林
徽因的诗 《你是人间四月

天》。 忍 不 住 轻 声 读 来 ：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
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
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
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
的四月天！”顿时，纯美的意
象，清新自然的气息扑面而
来。像刚刚萌发的春意，温
柔，绵软，映衬了这时序。
读来如微风拂面，让人从身
体到心灵感受到一种愉悦的
震颤！这一首清丽的小诗让
我一天的心情都舒畅愉悦。

年少时，喜欢汪国真，
喜欢席慕蓉，喜欢徐志摩。
简单，质朴的诗句却能撩拨
起青春的情愫。后来，又喜
欢顾城，喜欢北岛，喜欢海
子。这种变化，不知是年龄
的缘故，或是佯装深沉。但
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
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不知写在了多少个书本的扉
页上，每次都给予它自以为
是的解释。而最喜欢海子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
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
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
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 在春天里，读海
子，读他真挚的，纯洁的诗
句，走进诗中温暖而美丽的

世界，拥有的是春天般温暖
而美丽的情怀。

前几日，在一个爱诗，
爱文学的人聚集的群里，发
起了每周六晚为你读诗的活
动。我是一个潜水者，却是
一个虔诚的听众。在这静寂
的，萌发着生机的春夜里，
聆听那一首首从心灵里吟唱
出来的诗句，也是在聆听诵
读者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
的热爱。或轻柔妩媚，或浑
厚嘶哑，却声声都有穿越时
空的魔力，字字都在叩击我
的灵魂。仿佛看到了那张张
安详，陶醉，又如我一般虔
诚的脸庞。在诗歌里，每个
人都是一个孩子，不染铅
尘，纯洁的孩子。

在春天里读诗，读出的是
春天般的惊讶与欣喜，希冀与
期盼，以及春天的芳香。

在 春 天 里 读 诗在 春 天 里 读 诗在 春 天 里 读 诗
滕州市大坞镇峄庄中学 吕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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